
文 �李玉林

�月的杭州早己是莺歌燕舞
，

草绿花红
。
�� 日上

午
，

记者赶赴杭州
，

在乐声星星歌舞团见到了李莹
。

经过暂短的沉默后
，

李莹拿出那份长达 �页的判决书
，

话语硬咽
� “
明明是医院做错了手术

，

法院怎能判我

败诉呢 � ”
在记者的劝慰下

，

李莹终于止住了哭声
，

细腔慢调地吐诉出自己变性过程及打官司前后的泣血历

程
。

随后
，

记者又来到李莹做变性手术的杭州市整形

医院及法院
，

采访了相关知情人员
，

终于理清了这起

中国首位变性手术官司的是是非非
。

“
李莹是我变性后重新起的名字

，

以前我并不叫这

个名
。 ”
如不是事先知晓内情

，

记者无论如何不敢相

信眼前这位 �
�

��米
，

身材苗条阿娜
，

面容清秀的女

子 ��年前曾是一位男子汉
。

回忆起变性前的那 �� 几

年的男子汉生活
，

李莹似乎更多的是无奈
。

����年春天
，

我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一个边远的

乡村
。

我是父母的三儿子
，

上面有两个哥哥
。

父母

想要一个女儿的幻想破灭后
，

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

身上
，

从小把我当女孩子打扮
。

记事起
，

我就留了

一头长发
，

和村里同龄的女孩子一起跳橡皮筋
。

�岁那年上学后
，

我仍然与女孩们一起
�

村里的

女孩也都喜欢与我在一起
，

而男孩们则对我敬而远

之
。

上初中后
，

麻烦来了
。

以前小
，

不懂事
，

随

女生进出女厕所
。

现在长大了
，

再随女生进厕所时
，

遭到了强烈反对
，

我自己也感到很羞愧
，

于是理短了

头发
，

开始男孩打扮
。

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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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年前
，

江苏镇江市一位小伙在浙

江杭州市一家医院做变性手术变成了妙

龄女郎
。

然而
，

变性为女郎的她却得不

到术前憧憬的
“

性福生活
” 。

万般无奈
，

女郎于前年 �月把医院告上了法庭
。

历

经 �年多的审理
，

今年 �与 ��日
，

法院

下达了判决书… …

状告医院始末

这种角色的突然改变
，

我很不

适应
，

于是总要逃避学校的生活
，

回到家里和以前的女伴们玩
。

虽然

我除了上课很少呆在班里
，

但学习

却很好
，

老师也都喜欢我
。

后来又上了高中
，

我不愿与男

同学们交往
，

女同学们也不和我来

往
，

我感到十分孤独
。

在这种孤独

中
，

我再无心学习
，

高中毕业没有

考上大学
，

又不愿继续复习
，

只好

回到 了家中
。

村里的女友们 也都长大了
，

不

愿再与我在一起了
。

这时我多么希

望 自己是一位女孩子啊
。

可我不敢

把心中的想法告诉别人
，

怕人们笑

话
。

我怀疑自己这是病
，

找来医书

看
，

才知道这是
“
易性病

” ，

发

病率仅有十万分之一
。

我觉得太不

幸了
，

为什么这么小的发病率竟然

落到自己的头上了呢�

我在痛苦中长到了 � �岁
。

那

年春天
，

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名

美国修女做了变性手术
，

后来成了

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
。

我太激动

了
，

天啊
，

原来世界上还可以通过

做手术改变性别的
。

从那一天开

始
，

我不停地搜集资料
，

联系医

院
，

准备做手术
，

把 自己变成女

人
。

于是
，

我按医书上的介绍
，

偷偷

的服用一种雌性荷尔蒙药
。
�个月

后
，

我的胡须没了
，

肌肤也变得白净

细腻起来
。

又过了�个月
，
我突然发

现自己的胸部隐隐作痛
，

出现了两

个硬块
。

两个硬块慢慢地长大
，

我的

心也一天天变化
。

夏天到了
，

我突然

作出决定
�

我要以女性身份出现
，

让

别人说去吧
。

我留长了头发
，

化了妆
，

买了

文胸
、

旗袍
，

略加改变打扮
，

变

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
。

父母震怒不已
，

大骂我败坏了

门风
。

村里的人更是嘲笑个不停
。

早先准备给我提亲说媳妇的人也不

敢再说 了
。

父母见说服不了我
，

开始动手

打我
。

在村里呆不下去
，

我外出打

工
，

来到了上海
。

我之所以到上海
，

是因为我曾

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何

清镰教授在 ����年做了我国首例变

性手术
。

我找到何教授
，

让他给我

做变性手术
。

谁知他说我还不具备

做手术的条件
，

因为手术前医生要

对病人进行长期的观察
，

要求病人

在 �至 �年的日常生活中试用异性

角色生活
，

并办妥公安部门
、

父母

兄弟
、

工作单位等各项证明
，

才能

做手术
。

太复杂了
，

我不敢回家
，

我去

哪里弄这么多的证明啊�我留在上

海一家公司
，

以女孩子的身份打

工
。

一年后
，

我又打听到杭州一家

医 院能做变性手术
，

于是
，

我在

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日来到了杭州
。

第二

天
，

我就去了那家让我终生再难忘

记的医院一一杭州市整形医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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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治医师姓秦
，

他告诉我他们

可以手术
，

但需要的费用却很多
。

我没有那么多的钱
，

开始到一家舞

厅陪舞
，

拼命地赚钱
。
�

�

�� 米的我

在女孩中简直是鹤立鸡群
，

加上我

的歌唱得也好
，

不久
，

我便赚了很

多的钱
。

“ ����年 �月初
，

我向杭州市

整形医院交了一大笔钱后
，

住进了

医院
。 ”
说起做手术

，

李莹止不住

浑身打起了冷战
， “
现在想想

，

我

当时太轻率
，

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

交给了这家医院
。

我真后悔啊
。 ”

经过多日观察后
，
� � 日早晨

�时 ��分
，

在签过一份协议后
，

杭

州市整形医院把我推进了手术台
，

开始做变性手术
。

�个小时后
，

手

术做完
。

秦医生告诉我
，

手术相当

成功
。

当地媒体也发了消息
，

称杭

州市整形医院做了首次变性手术
，

我成了浙江省变性第一人
。

有记者

联系想要采访
，

被我拒绝
，

我当时

不想出面
，

因为我还要结婚
，

还要

生活
，

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

变性人
。

躺在女性病房里
，

我感到实在

幸福
。

啊
，

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

现了
，

我终于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

的女性了
。

我为自己改了名字
，

就

是现在这个
“
李莹

” ·

然而
，

这种高兴的心情还没有

持续到出院
，

刀 口开始化脓
。

我很

害怕
，

问医生
，

被告知这是正常现

象
。

又过了几天
，

刀 口仍流脓不

止
，

而这时医生却让我离开医院
，

说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
。

我回到了离别 �年的家中
。

村

里人虽然仍说三道四
，

但父母面对

已变成了女儿的我
，

也只好接纳
，

精心照料
。

我太感谢父母了
，

他们

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我
，

给

了我最大的帮助
。

今生今世
，

父母

的恩情难以回报啊
。

半个月后
，

我的刀 口愈合
，

但

却仍隐隐地疼
。

母亲陪我去镇江市

一家医院检查
，

医生说
�

阴道萎

缩
，

必须再做第二次补救手术
，

才

能过正常女性的生活
。

我欲哭无泪
，

一个人跑到上

海
，

询问有关医疗专家
，

希望能给

我做第二次手术
。

但没有人愿冒这

个风险
，

说在哪里做的还是回哪里

修复
。

当年 � �月
，

万般无奈的我又

回到杭州市整形医院
，

做了第二次

修复手术
，
� 天后拆线出院

。

我心想
，

这下可好了
，

自己终

于可以过上正常的女性生活了
。

然

而这次我又想错了
。

一��一

手术后
，

我没有回家
，

继续留

在杭州以唱歌为生
。

不是自我崇拜
，

说句不客气的

话
，

生活中的我性格温和
，

长相甜

美
，

很招人喜爱
。

不少男青年疯狂

地追求我
。

我也想找个终身伴侣
，

几经挑选
，

开始与一位大学毕业在

银行工作的当地青年谈起了恋爱
。

谈了 � 年温馨的恋爱
，

准备结婚

时
，

我才发现自己不能过性生活
。

到医院检查
，
医生告诉我

，

阴道内

环形肌肉坏死
，

出现 了一圈
“
肉

环
” ，

不可能过性生活
，

即使勉强

过了性生活
，

也只有疼痛而没有幸

福的快感
。

我傻了
，

实情告诉男

友
。

他大骂了一句
，

象抛弃一只癫

蛤蟆一样把我给甩了
。

我痛苦到了极点
，

一段时间内

曾多次想到自杀
，

但我最终战胜了

自己
，

开始全心投入工作
。

我的歌唱得很美
，

也用心去

学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

我顺利通过浙

江省音乐家协会声乐艺术业余考级

委员会举行的声乐通俗组业余六级

考试后
，

被乐声星星歌舞团招聘为

签约歌手
，

工资相当可观
。

每次演

出
，

只要我一出场
，

总能把晚会推

向高潮
，

场面十分火暴
。

几年来
，

我先后在上海
、

江

苏
、

浙江
、

山东
、

河南等地演出

上百场
。

不少电视台也播了我的歌

曲
。

这期间
，

又有数十位男子向我

表达了倾慕之情
，

有腰缠万贯的大

老板
，

有政府官员
，

也有大学教

授
，

都被我一一拒绝
。

我不敢再谈

恋爱
，

我怕爱到情深处时再分手
。

因为
，

我知道 自己不能象女人一样

给对方带来应尽的义务
，

而 自己也

不 能尝 到
“
性福

” 。

我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上的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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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痛苦
，

我知道这痛苦都是杭州市

整形医院造成的
。

我想为我讨个说

法
，

但我又不知从何做起
。

����年年 �� 月
，

我在苏州演出

时结识一位朋友
。

后来
，

这位朋友

悄悄告诉我
，

她也是变性人
。

我十

分惊异
，

因为这位朋友 己经结婚
，

且夫妻恩爱
，

生活甜美
。

我问她做

手术的情况
，

她告诉我她在做阴道

再造手术过程中使用了模具
，

所以

手术效果好
。

至此
，

我彻底愤怒了
，

杭州市

整形医院在给我做手术时根本没有

使用什么模具
，

手术失败完全是他

们造成的
。

我要告他们 �我要讨个

说法 �

李莹把 自己欲告医院的想法说

出后
，

亲朋好友都劝她要三思而后

行
，

说如果打官司她就彻底暴露了

自己
，

对 自己的生活不利
。

李莹犹

豫了
，

她怕自己刚刚在公众面前树

立的健康女性的形象会毁于一旦
，

成为一个不健康的变性失败者
。

但

犹豫是暂短的
，

李莹决心要为 自

己
，

为许许多多的今后还可能象她

一样的变性人讨个说法
。

于是
，

她

宁愿毁誉
，

也要把医院告上法庭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� 月
，

李莹放下一切工

作
，

开始打起了官司
。

她找浙江六

和律师事务所刘成林律师咨询
。

刘

律师曾经在医院工作过
，

也曾帮人

打过不少医疗官司
，

但对变性官

司
，

这还是第一次
。

在中国的法律

实践中
，

变性成功与否至今还没有

标准
。

如果打官司
，

将会十分艰

难
，

且胜诉与否也没有定数
。

刘律

师本要拒绝
，

但看着李莹痛苦不堪

的神情
，

他最终决定
，

免费代理
，

帮李莹打这起全国首例变性官司
。

���� 年 �月 �� 日
，

李莹到杭州

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市整形

医院
，

变性人公开亮出变性身份状

告整形医院
，

这在全国还属首例
。

李莹在起诉状中称
，

其因患异

性转换症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 �日在被

告杭州市整形医院施行阴茎切除术
、

阴蒂阴道再造术
、

尿道改道术 �以上

统称变性手术�
，

术中进行顺利
。

但

在最关键的术后护理过程中
，

由于

主管医生的严重不负责任
，

致使在

手术后没有在阴道内插入一个类似

阴茎的模具以使阴道成形
。

被告在

原告住院期间没有按此进行护理
，

出院后也未嘱咐原告要施行阴道口

扩张锻炼
，

致使原告阴道极度萎缩
，

阴道口周围长成一圈
“
肉环

”
�即硬

状物�
，

不能过性生活
。

虽经第二次

手术
，

症状仍未改变
，

至今性别转换

未达目的
，

肉体和精神极度痛苦
。

为

此要求被告赔偿继续治疗费 �万元

和精神损失费 �万元
。

接到李莹的诉讼书后
，

杭州

市下城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极为慎

重
。

因在全国尚属首例
，

该法院在

请示上级主管法院后
，

立了案
，

并

向杭州整形医院下达了应诉通知

书
。

被自己做过的变性人告上了法

庭
，

杭州市整形医院很尴尬
。

他们

聘请了律师
，

在答辩状中称
，

原告

因男性女性化生活变性愿望十分强

烈
，

去多家医院求诊均遭拒绝
。

我

院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
，

为其成功

施行了变性手术
，

手术非常顺利
，

护理也很规范
。

对原告阴道再造手

术中被告采用 了阴茎皮瓣再造阴

道
，

手术后无需插入模具
。

且阴道

萎缩的事实并不存在
。

而原告在诉

状中所提到的
“
肉环

”
其实是阴道

一��一

口疤痕挛缩
，

这是手术的必然结

果
。

原告在诉状中称其未能达到性

别转换的目的
，

被告认为变性手术

只能解决异性转换症 �易性病�患者

的心理问题
，

改变的是患者的外表
，

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理问题
。

而

且
，

原告 �年后再起诉己超过诉讼

时效
。

被告据此认为其没有损害原

告的身体
。

因案情复杂
，

且是全国首例
，

历经一年多的审理后
，
����年 �月

��日
，

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该

案进行第一次审理
。

法庭上
，

原
、

被告双方针对

“
手术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� 评判

的标准又是什么�诉讼时效是否超

期 � ”
进行激烈辩论

。

受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委托
，

该所姚燕倩律师为原告出了庭
。

姚

燕倩律师说
，

对被告认定其手术是

成功的问题提出异议
，

认为手术成

功与否
，

做到哪一步才算成功
，

关

键要看手术效果
。

原告在变性手术

中做其中一项阴道再造术的目的
，

除排尿的功能
，

还有过性生活的要

求
，

目前因手术护理不当导致阴道

萎缩
，

仅容一指
，

根本无法过性生

活
。

没有达到效果的手术能算成功

吗 �而阴道再造术并非是一项技术

难度很高的手术
，

在对一些畸形的

女性患者是经常做的
，

成功与否其

关键还在于术后护理
。

对诉讼时效问题
，

姚燕倩律师

当庭提供了一份 ����年初原告到被

告处门诊的病历
，

医生要求原告继

续手术治疗
，

这证明在被告处所做

的前两次手术是失败的
，

而且病情

一直延续至今
，

故不存在已超诉讼

时效的问题
。

杭州市整形医院代理律师则辩

称
，

变性手术会因个体的不同而 导



致手术后存在差异
。

所以
，

根本无

法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手术

是否成功
。

律师还出示了一份当年

医院在为李莹做手术前和李莹签订

的协
眯

作坷
据
渤

议书上写

呢 手术可能会出现
“
皮瓣坏珍

损伤重要的血管和神经
，

外观上功

能
、

感觉料
与正常女性相比

”
等

内容
·

因涉及个人隐私
，

此案没有公

开审理
。

又因原被告双方分歧较

凡 法庭也没有当庭宣判
，

且依法

延长审理期限
。

����年�月 �� 日
，

法院第二次

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
。

法庭上
，

法官出示了法医鉴

定
，
该鉴定认为

，

易性手术后人工

阴道形成是否应使用模具无公认标

准
，

根据目前整形医学发展情况
，

因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及依据尚难

以认定
。

鉴于手术前双方对术后人

工阴道能否进行性生活未作约定
，

故不能用现在的医学水平去衡量多

年前的手术
。

这场中国首例变性官司留给人

们的争论和深思
，

己远远超出了其

本身的维权意义
。

采访时
，

李莹的委托代理人姚

燕倩律师告诉记者
�

原告去做变性

手术的目的一不是为了追求有分泌

功能
，

二不是为了有产道生孩子
，

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个女人过性

生活
。

中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变性手

术的相关规范和标准
，

所以姚律师

呼吁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

同时
，

还应当严格考核医院做变性

手术的条件
。

我国第一位专 门研究易性癖

�变性手术�和性别畸形的医学博

士
、

被国内和港澳台地区称为
“
华

夏第一变性大师
” 、

在攻读医学博

士的同时
，

也攻读了法律博士
，

并

己取得律师资格的 ��岁的陈焕然

告诉记者
，

自��年代以来
，

我国总

共进行了约 ��� 例变性手术
，

其中

半数以上是他亲手所为
，

其中北京

地区的变性手术 ��� 以上由他做

的
。

的挑战
� �� �胸部整容

，

主要是

乳房
，

要丰满
、

流畅
，

富有弹性
、

不留痕迹
，

要做到只要当事人自己

不说别人根本不能发现
� ���生

殖器的转换与再造
，

必须是当事人

能完成正常的性生活
�
而且还能保

留隐私
� 〔� �喉结的切除 �或再

造�和声音的调整
，

声带的手术处

理
。

一般来说
，

一起成功的变性手

术至少需要半年到几年的时间才能

真正完成
。

而到目前为止
，

国内没有任何

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该行业
，

我国
�

变性领域的许多临床医学标准
，

都

是通过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拟定的
。

这在相关的法律
、

社会伦理
、

道德

方面
，

仍有不少现实问题
，

这方面

要承担的风险和心理压力不小
。

同

时
，

我根据国内的实践
，

在严格的

医学诊断的基础上
，

定出 场 条手术

前程序和有关标准
，

其中包括
�

�� �必须父母或监护人同意
，

书

面申明
� �� �当地公安出具无犯

罪记录证 明
� �� � 心 理医生证

明
� �� �精神病医生证明不是精

神病
� �� � 到司法 部 门备案

�

�� �找律师做公证
�

接下来是术

�月 ��日
，

杭州市下城区人民

法院下达了长达 �页的判决书
�

法

院认为被告在手术和护理过程中无

明显过错
，

故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

偿继续治疗费 �万元和精神损失费�

万元的诉讼请求
。

接到判决书
，

李莹欲哭无泪
。

采访时
，

李莹说
，

我不服一审判

决
，

我要上诉到杭州市中级法院
，

我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
。

看来
，

这场中国首例变性官

司
，

还要继续下去
。

究竟孰是孰

非
，

还要继续争论下去
。

变性手术是一门很复杂
、

很精

细
、

外科整形手术要求很高的医学

科学
，

这种手术代表一个国家的整

形外科的整体水平
。

因此有很多医

院和医生为了追求高额的经济效

益
，

在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

敢贸然实施手术
，

医生根本没有医

德和良心可言
。

有的医生在做
“
男

变女
”
手术时

，

只是将男性生殖器

切除就说是完成了变性手术
，

这跟
“
太监

”
有什么区别 � 这简直就是

哗众取宠
。

变性手术的难度非常大
，

每一

个方面都是对医生的挑战
，

以男变

女为例
�
�� �月金部轮廓要做成女

性化
，

惟妙惟肖
，

面部整容是最大

前各种检查等等
。

现在国内同行基

本上是采用我提出的这种术前操作

模式
，

以填补法律的尴尬和预防医

生本身的法律风险
。

河南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主任

律师张乾在分析此案时认为
，

我国

目前变性手术还未正式成为公开的

医疗技术加以推广
，

因此我国卫生

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变性手术的相关

规范和标准
。

医患双方无章可循
、

无法可依
，

这很难保障那些受易性

病之害的患者的合法权益
。

所以
，

我国巫待在变性手术方面立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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